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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井的春天，是从梨花里醒来的。
春风轻拂，发出了开花的信号。大

井几千亩的梨树施展积攒一冬的力量，
光秃秃的枝丫上齐刷刷长出了无数的花
骨朵，酝酿一场盛大的花事。三月下旬
的某一天，晨光刚揉开惺忪的睡眼，漫山
的梨枝已悄悄舒展腰肢。那些挨挨挤挤
的花骨朵儿，像被露水粘住的白翅蝶，在
料峭的风里微微打颤。忽然有只戴胜鸟
掠过枝头，金红的冠羽扫落几滴宿雨，啪
嗒一声，千万朵梨花便约好了似的，齐齐
睁开五瓣的眼。放眼望去，千树万树梨
花开，漫山遍野银装素裹，白得耀眼。

这白是能沁出香来的。不像雪那般
清冷，也不似棉絮那般轻浮，倒像是把月
光揉碎了，拌着山泉的甘冽，一层层往人
心里渗。道路两旁早早摆出了各种小
摊，有卖柚子的、有卖野菜的、有卖糖画
的、有卖玩具的，还有卖清明馍馍的……
矍铄的老农担着水桶走过，扁担咯吱咯
吱的声响惊起几片花瓣，正巧落在新蒸

的青团上——艾草的翠衬着梨花的白，
竟比年画里的颜色还要鲜亮。

这白是能醉人的。昨夜的雨珠还在
花瓣上打秋千，风一过，扑簌簌全跌进脖
领里，凉丝丝直往心窝钻。放蜂的老赵
头早支起帐篷，蜜蜂儿驮着雨露在花间
乱撞，有几只醉醺醺的蜜蜂与踏春游人
撞个满怀。梨园旁的油菜花开得正艳，
那些毛茸茸的小家伙们，在花蕊间钻进
钻出，裹了满身的金粉。穿汉服的姑娘
举着油纸伞，伞面上斑驳的花影随着脚
步流转，倒像是把满山春色都收进了绸
布里。忽听得孩童惊叫，惊得戴胜鸟扑
棱棱掠过，金红冠羽剪碎一树白雪。原
是孩童发现枝丫间藏着去年未落的梨
果，干瘪的褐与鲜润的白撞在一处，竟生
出些时光错落的趣味。

大井的春天是会飞墨的。晨雾将散
未散时，梨树下笔墨纸砚早已备好，宣纸
铺在长条桌上，镇纸压住边角，书法协会
的老师们现场挥毫泼墨。放蜂人老赵头

凑近瞧热闹，蜂箱暂搁在田垄边，竟有工
蜂误打误撞沾了墨，在宣纸上拖出曲折
的金线，惹得戴眼镜的老先生抚掌：“妙
哉，此乃天然飞白！”

日头爬上树冠时，梨林已成了露天
的兰亭。十二管狼毫在花影里起落，楷
书端庄如老梨树的虬枝，行草恣意似被
风惊起的雀群。儒雅的陈老师最是洒
脱，笔走龙蛇间，东坡的“梨花淡白柳深
青”竟洇出了三分酒意。忽有顽童扯着
蝴蝶风筝跑过，丝线缠住花枝，霎时间漫
空皎白乱舞，恰落进“一树梨花一溪月”
的墨痕里，平添几分天然装帧。

摄影协会的王老师猫腰钻到梨树
下，镜头里框住的不仅是挥毫的老者，还
有远处菜花田里扑蝶的稚童。最妙是七
十岁的周老挥毫写“春”字，起笔时无人
机恰好掠过花海，镜头俯拍处，雪色花涛
竟与宣纸上的墨浪虚实相映。

风筝这会儿成了会飞的钤印。穿红
袄的小妹拽着沙燕儿，金鱼尾巴扫过梨

枝，抖落的花瓣正巧嵌进“香雪海”的题
款。退休的张会计举着云台追拍，镜头
忽而对准书法家挥毫的手腕，忽而转向
菜花丛中写生的美院生——那姑娘的调
色板上，梨花的雪白与菜花的明黄正在
嬉戏。

日头洇透宣纸时，上百幅书法作品
已寻了新主。穿冲锋衣的驴友将“满园
春色”卷进行囊，戴草帽的老农把“惠风
和畅”插在斗笠沿。摄影师小郑却独守
古梨树下，待云层下的阳光吻上花瓣时，
终于捕获了理想的构图：遒劲的枝干如
篆书转笔，簇簇梨花若工笔渲染，其间点
缀着几粒墨色般的旧年梨果，恰似闲章
落款。

梨花飘过晾墨的宣纸，养蜂人老赵
头拿起“梨雪摇金”的墨宝压在蜂箱上，
不久这春日的馈赠，又将化作信笺，随放
蜂人的卡车飘向更远的山川。春风载着
零落的花瓣，将把大井春花的平仄，说给
秋月听。

昨夜一场春雨，今日天空放
晴。平时习惯于沿德阳旌湖两岸
散步或跑步的我，忽起兴致，想用
自行车丈量一次这十九公里的湖
光水色。

推车出门时，直接骑向云峰
山路，往右拐沿着沱江西路向东
折转，进入沱江路大桥向南蜿蜒
如彩练的旌湖绿道，微风在耳旁
掠过，红黄蓝三色标线在雨后阳
光下愈发鲜亮。过嘉陵江路大桥
时，瞥见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的运动场，暗红色跑道与湖面粼
粼波光遥相呼应，恍若青春与时
光的对望。

行至大名城段，垂柳初萌的
新绿，杨柳枝的影子映在水面上，
随着那泛着涟漪的水流轻轻荡
漾。枝条低垂处，蘑菇状长椅错
落如童话布景。驻车摘下口罩和
墨镜，呼吸着湖风，凭栏时，两只
脖白身黑的鱼鹰正在不远处捕
食。前面那只突然缩起脖子，像
枚黑箭直扎进水里，水面只留下
几圈涟漪。约莫半分钟后，它从
二十米外冒出头，喉结一动一动
吞咽着战利品。这对搭档配合默
契，一个扎猛子，另一个就浮在水
面放哨。水纹荡开层层圆晕，惊
破一池春寂。

穿过成绵高速大桥的穹顶，
柳梢堰闸桥处的轰鸣渐次入耳。
闸口飞湍似雪，在斜阳里织就七
彩虹霓，应和着唐代诗人李太白

“疑是银河”的千古绝唱。距离不
远处，又一座新建桥已开始围堰
打基。

东行转入柳梢堰湿地公园西
口，几株樱云桃雾扑面而来，粉白
嫣红织就锦绣幔帐。更有老柳垂
绦处，朱衣绿裳的舞者随萨克斯
音韵翩跹，铜管悠扬里，春色愈发
浓稠欲滴。

德阳拥军公园的青铜雕塑在
暮色中泛着幽光，英雄黄继光的
英姿凝固成永恒的冲锋。抚过华
表浮雕时，指尖触到历史粗粝的
纹路，“拥军优属”的镂空魔方将
誓言镌刻进钢铁，“榜样的力量”
展示着军人标杆群像，正如那句

“安宁不忘危机，发展不忘国防。”
此间游人驻足，莫不肃然。

过嘉陵江路大桥东段，岸边
椅子上有“低头族”，有边走边拿

着手机听心灵鸡汤的，有拎着菜
散步的，有做抖音直播的年轻人
等，各忙各的。

在沱江路大桥与珠江路大桥
之间，“旌湖揽翠台”小广场对角，
一组三星堆青铜像卡通人物塑
像，仿佛古蜀先民跨越时空的凝
望。侧面林带里的樱花，未谢完
的蜡梅，还有那朵朵玉兰都花蕾
锦绣。一座“城市智慧驿站”集智
慧卫生间、无人零售、共享雨伞、
共享充电宝于一身，还有残疾人
专用如厕通道等，让人们感叹科
技的日新月异。还有那飞跃两岸
的蓝白色铁栏过街天桥，人在上
面行走如云中漫步一样。

岷江路大桥至长江路大桥这
段是候鸟集结飞翔地，大量红嘴
鸥因有游人抛食投喂，不停地飞
到手中抢食，水面上还有许多水
鸟，它们构成旌湖最美的景致。
这一段绿化带中有5656型铸铁黄
色小火车头，还有德阳三大厂红
砖墙和高高烟囱模型，车间行车
架等。凯江路大桥至黄河路大桥
林带，有大型德阳历史文化名人
石雕群像。

从青衣江路大桥向黄河路大
桥返回，暮色中的石刻墙默立如
史册，中华文化的前世今生在浮
雕间流转。新修的岷江路闸桥
处，喂鸟的市民最多，也最舍得投
食喂料。

湖岸边，无数只红嘴鸥边飞
边鸣叫争抢游人手中的食料，水
面上的候鸟只等食料掉下不劳而
获。有凤头潜鸭、红头潜鸭、白骨
顶鸡、绿头鸭、斑嘴鸭、花脸鸭、野
鸭等，在湖中倒影幢幢的楼宇间
划出墨色涟漪。一艘清污智能机
器人船，正悄无声息地搜寻水面
上的垃圾，与候鸟鸣声、人语声、
水声谱成现代与自然的二重奏。

这一程骑行，人和车轮的印
迹，何止是十九公里湖岸。母亲
湖的臂弯里，古老传说与未来畅
想正在完成一场盛大的交接。当
三月上旬晨光再次染红天际线
时，那上千只振翅的精灵又将启
程，把这座工业城市春天的故事，
讲给更远的山川听。

归家推窗时，犹见远处旌湖
绿道蜿蜒如未写完的诗行，又将
在一个明媚春天里静静延伸……

旌湖春行记
□赵志奎

春天是什么时候来的？
仔细想想，好像是料峭春寒里开

始下起一场场淅沥的雨的时候，好像
是灼眼的海棠满树满枝绽放的时候，
好像是柳树垂下绿丝绦的时候，好像
是成片金黄的油菜花装扮了田野的时
候，好像是灼灼桃花追风戏雨的时候，
好像是听到第一声燕子呢喃而惊喜的
时候，又好像是饱餐了一顿母亲做的
野菜春宴而心满意足的时候……不知
不觉，春就这样悄然而至了，在渐渐泛
绿的田间地头和坡坡坎坎上燃起了春
的色彩，驱走了冬日的沉沉寒意，把一
切都变得温暖明媚了起来。

不知别人是怀着什么目的漫步鸭
子河畔的，赏新绿、闻花香还是醉春
风？对我来说，漫步鸭子河畔感受春
光却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因为我一直
认为鸭子河畔是离春光最近的地方。

一个人的清晨，独自流连江畔，周
围湿气雾气层层氤氲，从寒冬中苏醒
后灿然绽放枝头的朵朵海棠，在晨曦
里尽情绵延，春色灵动殷红，河水精神
抖擞。一时间，大自然萌动的气息，带
着柔韧的力度如同春天的交响曲，款
款向我袭来，心底深处的柔情，刹时被
这春的蓬勃所激发，瞬间竟有了不可
阻挡的力量。

缓缓漫步江畔，看成群的野鸭旁
若无人地在江面追逐嬉戏，划出几道
弯弯的水波。听燕子在天空撒下一声
声悦耳的呢喃，似在呼朋引伴，又像在
跟人诉说那飞越千山万水的艰辛和重
回故园的幸福。河畔树林里，很多不
知名的鸟自由自在地飞翔着，清越的
鸟鸣声此起彼伏，加快了春的节奏。
我喜欢这样的节奏，因为一听到这样
的鸟叫声，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缤纷
灿烂的春色，就会感觉到春的激荡，突
然就觉得鸟语也有了色彩和气味，听
着听着，你会觉得鸭子河是多么灵动
多姿。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春雨，轻轻
地，听不见淅沥的响声，整个鸭子河都
笼罩在轻纱样的雨雾里，如画一样美
丽，让你觉得春天就该是这个样子：无
论是艳丽与素净、朦胧与晴朗，还是喧
闹与安谧、热烈与沉静，都是那般的交

织交融，和美芬芳。
春雨过后，太阳出来了，一片晴

朗，整个世界像刚洗过似的。独自站
在江畔，站在鲜亮如火的海棠树下，我
仿佛站在了离春光最近的地方，忍不
住深深地呼吸一口，甜丝丝的，像喝了
蜜一样，令我一再沉醉，一再迷失，那
些来自生活的寒意与倦怠一下子就烟
消云散了，那些曾经的悲痛与伤害也
如脚下的河水一路向前流淌而过，一
种久违的生命的愉悦和欢欣猛然间从
心底溢出，迅速将我轻轻淹没……

春雨过后，鸭子河畔的柳树穿上
了嫩绿的蕾丝长裙，那密密麻麻的柳
芽开始像满天的星斗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为绿如蓝的鸭子河增添了无限的
生机和活力。近处的河滩上，小草悄
悄地从泥土里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
着外面的世界；蕨菜也不甘示弱从枯
草丛里冒出头来，散发着奇异的清香，
让我不由得怀念起母亲的家常春宴，
那些富有春日气息的小菜，总是一次
次让春天的色彩和气息从舌尖绽放，
然后蔓延至我们的全身。

春雨过后，鸭子河畔的梨树、杏树
和桃花开始奋力举起一个个含苞欲放
的花蕾，于是，希望在不断孕育，大自
然的色彩在不断丰盈。一阵微风吹
过，花骨朵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引来了
勤劳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远
处的田野里，返青的麦田仿佛绿色的
海洋，点缀其间的油菜花在绿波中熠
熠闪光，成群的蝴蝶开始围着它们翩
翩起舞，为鸭子河畔多彩的外衣再添
些许鲜艳的花纹。

鸭子河畔的春天是美好的、浪漫
的。万物苏醒，每一株曾经孤独和荒
寒的草木，体内所积蓄的蓬勃力量，都
跟随流淌的河水喷薄而出，花叶汹涌。

鸭子河畔的春天是温柔而有张力
的。微风春雨暖阳里，随处可见人们
忙碌的身影，似乎每一个人都懂得草
木虽微、青山可望的道理。因为大家
都坚信：不管自己是一粒尘、一片叶，
还是一滴水、一朵花，只要不慌乱失
望、只要真诚地活出自己的姿态，就一
定能穿越寒冬迎来春天，那些所有的
期盼便会如约而至……

鸭子河畔春光美
□敏 子

清明贴

（组诗）

□杨俊富

坟是一朵黄色的花

我跪祭的这一堆黄土
是父亲用尽一生
在山坡上开出的一朵
苦厄的黄花花

每年清明时节
我如一滴雨的回归
来到这片山坡
用眼泪
采摘一次，浇灌一次

跪在母亲墓前

跪在母亲墓前
寒冷的风雨在耳旁呜咽
我仿若听见母亲
临走前被癌细胞折磨的呻吟

如今，母亲已安详成一块墓碑
一堆黄土
是绝世的丹药
彻底根治了她的病痛

母亲，我就跪在您身边
任寒风掏空心中所有名利
唯您
始终安居我心中最温暖的一隅

清明雨

窗外下着雨
与“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场雨
一模一样

我喜欢赞美雨
但我不赞美今天的这场雨
隔着窗玻璃一遍一遍触摸
有如隔着一块墓碑
触摸住在里面的亲人

却摸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跳
只摸到我忍了很久的思念和痛
它们都在这场雨里
发酵、膨胀

清明

□王笑风

流水枯竭或污染，龙隐身于树
四月，人们找到了悲伤之源
死去的老父亲啊，哗然飞起来

的鸟群

松塔里有青果的舍利
在坟墓里还打坐、祈祷吗
整个四月
晚上的月亮都是凉的

祭扫回来，依然不能明白啊
为什么生死是这样的安排

有的已化作无形
有的还两手空空地活在世上

一只蝴蝶
飞过父亲坟头

□周开学

蒿草吐出新芽
碑文被春风擦亮
一只蝴蝶扇动斑斓羽翼
轻盈飞过父亲的坟头
细细辨认姓氏笔画
撞碎我眼里的朦胧

这只蝴蝶如果戴上眼镜
就是断文识字的先生
它用触须翻开泛黄的族谱
寻找温暖的影像
雨水打湿翅膀时
它蜷缩在父亲名字凹陷处打盹

小小的蝴蝶承载过往
在季节的巷口颤抖
仿佛要将时光的褶皱抚平
逾越香烛的界限
托起父亲的笑容

有人弯腰点燃纸钱
丝丝灰烬悬停处
蝴蝶忽然变成了
一缕静静燃烧的蓝色火焰

我伸出手想抓住瞬间的慰藉
指间触碰到的
只有轻柔的风

新春吐露，香椿树就在春天
的不经意中，悄悄探出头来，给姹
紫嫣红的春天披上一道红油油的
色彩。

故乡的山坡上，父亲不知何时
种植了一棵香椿树，坡地的路边，
香椿树经年累月成长，一年比一年
高。每年，待香椿初露新芽，大概
在惊蛰过后，母亲就会采摘一些椿
芽，拿回家后，淘洗干净，然后将椿
芽切细，鸡蛋打散，与香椿芽一起
搅拌均匀后入锅煎饼。淡淡的清
香，伴着一股犹如樟脑、丁香的气
味扑鼻而来，禁不住让我食欲大
开。母亲说：“喜欢吃的话，树上还
有椿芽，下次母亲就多给你做点。”

香椿树长到碗口粗时，树根部
便长出许多次生根，父亲就将次生
根苗移栽别处。父亲说：“一棵香
椿树，满足不了椿芽吃，多栽几棵，
以后就可以大饱口福了。”春天里，
邻居见我家香椿长出三两片嫩芽
时，就来采摘，父亲非常高兴。母
亲也说：“香椿芽多了，吃不完也是
浪费，送些给别人，大家吃大家香
啊。”母亲的话语，如一缕春风，润
泽了我的心田。渐渐长大的我，在
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懂得了“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

待香椿树长到直径二十多公
分时，姐姐要出嫁了。那时家里清
贫，但也不能让姐姐被人看不起。
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决定砍掉那棵
香椿树为姐姐添置嫁妆。我是看
着香椿树在父亲的刀下慢慢倒下
的，父亲抚摸着香椿树，不禁喃喃
自语：“这树长势不易，砍掉可惜
了，但我闺女要出嫁，得给她做家
具啊！”我对父亲说：“爸，你还栽有
几棵香椿树，好好管理吧。”父亲暗
淡的眼神突然有了希望。姐姐的

书柜面料就是香椿做成的，姐姐闻
了又闻，连声说：“这桌面好香，一
股香椿的味道。”

渐渐长大的我，离开了家乡。
故乡对我来说渐行渐远，但香椿树
一直伴随我的记忆疯长。那天，朋
友带来一小把香椿芽，问我吃过没
有。我告诉朋友：“香椿我是从小
就吃着长大的。”朋友一阵惊讶，信
誓旦旦地说：“那我今天给你露一
手椿芽煎蛋，咋样？”蛋饼一上桌，
我夹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太细嫩，
粗糙，有香椿的味道，但口感晦涩，
如同嚼蜡。我对朋友说：“椿芽的
最佳采摘期在谷雨前，这时长出的
芽相当之嫩，肥大而脆嫩，香味浓
郁，味道正宗。一旦过了谷雨，长
出的芽不叫椿芽而叫芽叶了，就失
去了做菜的价值。”

香椿树，有着“树上蔬菜”的美
誉。我在超市里看到香椿芽，捆成
一小捆一小捆的，拿起细看，才发
觉这香椿芽与家乡香椿芽大相径
庭，快赶上吃香椿叶了，而且价格
还高得离谱。小时候吃惯了母亲
的椿芽煎蛋，料想这椿芽派不上用
场，于是转身走出超市，回家自个
儿到山坡上去采。

老家山坡上，油菜花儿黄灿灿
一片，各种花儿在春光中舞蹈。我
寻着当年父亲种植的香椿树而
去。幸好还有两三棵香椿树在春
风中萌芽，我挑选最嫩的芽摘了一
束，拿回家，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
做起香椿煎蛋、香椿拌豆腐、凉拌
香椿芽等。唇齿留香，让我找回了
妈妈的味道。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
鬓毛衰”。不管行走多远，香椿的
味道是浓浓的乡愁，更是春天的
味道。

老家的香椿树
□胡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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